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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肖希明

摘　 要　 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经历了民国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历史阶段。 文章探

讨了这三个历史阶段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与科学技术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制度、教育规模、教育思想、教

育模式和教育内容的影响，以及图书馆学教育通过培养人才和输出知识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认为民国时期的图书

馆学教育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但社会环境制约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的社会环境有了明显改

善，但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仍较为缓慢，１９７８ 年至今，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做出了巨大

贡献。 因此，图书馆学教育要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需要实现图书馆学教育社会依存性与自身独立性的统一、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变”与“不变”的统一。 参考文献 ３１。

关键词　 图书馆学教育　 社会环境　 教育制度　 教育思想　 教育模式　 互动　 中国

分类号　 Ｇ２５０．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Ｏ Ｘｉ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ｌｍｏｓ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ＬＳ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Ｓ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ＬＳＥ ｈａ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ＳＥ ｗａｓ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 ｔｏ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ｄｕｅ ｔｏ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Ｌ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ｌｏｗ．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００４

通信作者：肖希明，Ｅｍａｉｌ：ｘｘｍｗｈｕ２０１１＠ １６３． ｃｏｍ，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２ － ０７１５ － ６０３８（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ＸＩＡＯ Ｘｉｍ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ｘｘｍｗｈｕ２０１１＠ １６３．ｃｏｍ，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１５－６０３８）

创刊六十周年特约稿



肖希明： 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ＸＩＡＯ Ｘｉ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ｍａｄ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８ ｔｉｌｌ
ｎｏｗ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ＳＥ ｗａｓ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Ｓ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Ｓ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８ ｔｈｅ ＬＳ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Ｓ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ＳＥ． ３１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中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从 １９２０ 年建立的武

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

史。 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波澜起伏

的一百年。 战争的灾难与共和国建设的伟绩，
探索道路的曲折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都深

深镌刻在这百年历史之中。 图书馆学教育作为

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是跟随着

时代前进的脚步在发展，既要受到来自社会各

方面的影响，同时又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社会

的发展与进步。
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按

照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特点，大体上

可分为三个时期：１９２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是中国图

书馆学教育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创建和初步发

展的时期，以文华图专为代表的图书馆学教育

机构，筚路蓝缕，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图书馆界培

养了一批中坚力量。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７７ 年，是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适应社会变革进行调整和获得发

展的时期，取得过成绩但也经历过曲折甚至停

滞，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十分深刻。 １９７８ 年至今，
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

建、改革与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图书

馆学教育规模空前扩大，多层次的办学体系得

以建立并完善，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图书馆学

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基本形成。 而随着数

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图书馆学教育

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回望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特点和规律，思考

未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如何与社会发展形成良

性与和谐的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解析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教育是社会大系统

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 也就是说，教育的发展

受到社会各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而同时教育

也反作用于社会各子系统。 这就是教育与社会

的互动。 当然，这种互动是非线性的，有着复杂

的内在机理，有学者指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当我们回顾人类教育发展

历程的时候，往往很难从中剥离出独立的、脱离

多样化社会关系的教育主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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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图书馆学教育是教育这个子系统的构成要

素之一，它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各子系统的影

响和制约。 这些影响和制约来自社会的经济、
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正是这些因素在

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图书馆学教育制度、教育规

模、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从而也决

定了一个国家图书馆学教育的整体面貌。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是显而易

见的。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对图书馆学教育的

发展规模和速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

用，因为兴办图书馆学教育需要社会经济系统

提供资金、人力和物力的保障。 其次，经济发展

水平要求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即
一方面要求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要跟上经济发

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当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超

过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占用过多的人力、物力

资源，社会就要对它进行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发

展水平。 再次，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图书馆学教

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的规格，图书馆学教育从专

科、本科到硕士、博士教育的发展，从普通高等

教育向各种形式的在职教育的延伸，是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内在要求。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政治也存在着联系。

图书馆学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虽然与政治

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但政治的影响仍然是存

在的。 首先，“政治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法

律法规来实现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人们的教育

权利，教育的方针、政策、目标，教育的投资主

体” ［２］ ，因此，作为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者的政

府，对图书馆学教育的价值、作用的认识，对图

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

次，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程度也会对图书馆学教

育的发展产生影响，民主、稳定的政治环境提倡

学术自由，鼓励自主研究和创新，有利于图书馆

学教育的发展，反之，政治对图书馆学教育的不

适当介入和过度干预，就会压抑学术自由和自

主创新，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文化具有更为内在的

和本质的联系。 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图书馆学教

育产生和发展最直接的原因和动力，来自于图

书馆事业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需求，而图书

馆事业正是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

次，从教育与文化作为社会的两个相对独立的

子系统来看，社会文化对图书馆学教育也具有

不可忽视的影响。 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这些都深藏于图书馆学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

理结构中，潜在地影响着图书馆学教育内容、教
育理念，进而影响着图书馆学教育对图书馆职

业价值观的传播。 再次，社会文化的开放性也

会影响图书馆学教育对外来信息和前沿知识的

敏感性和接受程度，以及对图书馆学教育改革

的态度。
图书馆学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随着信息

时代的到来正变得越来越密切。 现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馆的面貌，从而对

图书馆人力资源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提出了

新的要求，这就必然带来图书馆学教育结构、教
育内容的变革；多层次、多类型的图书馆学教育

体系形成，信息技术成为图书馆学教育中不可

或缺的内容。 同时，科学技术也影响了图书馆

学教育的组织形式、教育手段，网络教育、远程

教育等新的教学形态应运而生。

１．２　 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教育向社会输出的主要产品是人才，同时

也产生新的科学知识。 因此，图书馆学教育对

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为社会培养图书馆事业

及相关领域所需要的人才体现出来，同时也体

现为能够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知识。
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从多维度体现

出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从经济的角度

看，劳动力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马
克思曾指出，只有通过教育与训练，才能“改变

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般劳动部门的技

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 ［３］ 。 图

书馆学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正是在普通教

００６



肖希明： 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ＸＩＡＯ Ｘｉ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７

育的基础上将一般劳动者转化为图书馆这一行

业的专门劳动者，将较低水平的劳动者转化为

较高水平的劳动者，从而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政治的角度看，图书馆学

教育虽然是专业教育，但它也要培养人们运用

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成为现行

政治体系中的合格公民，也要培养学生树立符

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职业价值观，在维护社

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文化的角度看，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最直接

的贡献就是为图书馆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

才，为不同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的保障；同时，图书馆学教育也在保存、整理、选
择、传承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学术文化，促进不同

国家和地域间的图书馆学术文化的相互交流、
吸收和融合，并为图书馆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
更新培养大量富有创造力的人才。

图书馆学教育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在生产

和再生产新的知识贡献给社会。 传统图书馆学

目录学总结的读书治学方法曾惠及历代学人，而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从图书馆学情

报学中产生的诸如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服

务、信息（文献）计量等理论和方法，正越来越广

泛地应用于社会各领域。 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既

是这些知识的传播者，也是这些知识的生产和再

生产者。 因为在图书馆学知识的生产中，图书馆

学教育机构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同时，也正是

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让这些知识在一代又一代的

教育传授中，不断产生新的知识，扩大知识的再

生产，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２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２．１　 民国时期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２０ 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中

国产生并得到较快的发展。 新型图书馆的发展

需要培养专门的人才，因此，以图书馆业务技能

培训为目的的讲习班、短期培训在一些学校开

办。 １９２０ 年，美国来华学者韦棣华与从美国留

学归来的沈祖荣、胡庆生等创办了中国第一个

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大学图

书科（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标志着中国图书馆

学教育正式起步。 １９２９ 年以后，武昌文华大学

图书科获准改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简称为“文华图专”）。 抗日战争期间，文华

图专 １９３８ 年西迁重庆，１９４７ 年迁回武昌，１９４９
年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除了文华图专之外，当
时国内还有一些高校先后开办图书馆学专业或

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如金陵大学开设了图书馆

学课程，后来又创办了图书馆学系，上海的国民

大学创设了图书馆学系，四川璧山创办了国立

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学系，等等。 这些办学

机构大多办办停停。 １９４７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

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
以文华图专为代表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

育，虽然以“私立”为主，但也可以看出它与社会

存在着紧密联系。
２．１．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深受新文化运动

的影响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
新文化运动几乎是同步的。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

文化革新运动、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

会变革。 它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首先是在

教育制度上。 新文化运动“积极宣扬西方文明

和科学技术，并以此为参照，改革中国旧有的社

会、政治、文化体制” ［４］ ，作为新式教育重要组成

部分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教育，理所当然受到

关注，“近今教育趋势，多利赖于图书馆，而民族

文化，亦即于是觇之……非力谋图书馆教育之

发展，不可与列邦争数千年文化之威权” ［５］ 。 因

此，韦棣华、沈祖荣创办文华图专最重要的意

义，在于它在中国创建了一种与西方接轨的现

代图书馆学教育制度。 即使在具体的学制上，
文华图专也是仿照杜威创建的美国纽约州立图

书馆学校的模式，从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

招生，学制两年，本科毕业除授予学士学位外，
另发给图书馆学专科证书。 １９４７ 年北京大学中

文系建立图书馆学专修科，也是从本校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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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毕业或肄业生中招生，学制两年。 其次在

教育理念上，新文化运动积极传播西方民主、自
由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思

想，成为以批判旧式藏书楼、传播西方图书馆理

念为核心的“新图书馆运动”的精神资源。 作为

新图书馆运动的主将，沈祖荣等兴办的图书馆

学教育正是秉持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开放、平
等的平民教育理念。 再次，在教学内容与教育

方法上，新文化运动力倡引进西方文明，增进中

西文化交流，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早期的图

书馆学教育。 如在课程设置方面，文华图专早

期就是仿照美国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
１９２８ 年以后，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开

始逐步建立了中西结合的课程体系。 在教学方

式上，文华图专特别注意实际操作训练，显然也

是受到杜威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的影响。 在培养

学生的素质方面，通过“群育讨论会”的形式，邀
请各学科著名学者、教授为学生开办讲座，扩大

学生知识面，所体现的也是西方现代教育的

理念。
２．１．２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了社会各方

面的支持

首先是在办学经费上的支持。 以文华图专

为例，其办学资金就来自社会各方。 在其初创

时期，办学资金主要来源于韦棣华在国外募集

的资金和美国圣公会的资助。 在韦棣华努力争

取下获得的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助款，通过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付给文华图专，成
为其独立办学的重要支持。 １９３５ 年以后国民政

府的拨款，成为文华图专此后发展较为持续和

稳定的资金来源。 其他社会机构和个人的捐助

也对文华图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６］ 。 其次，
中华图书馆协会积极促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发

展。 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 １９３３ 年）
上，杜定友等学者就提出议案，“请协会建议行

政院，及教育部指拨棉麦借款一部，于首都设立

中央图书馆专门学校”。 这次年会通过的关于

图书馆学教育的议案还有：“请本会建议行政院

及教育部拨款，在北平设立国立图书专科学校”

“请各省教育厅每年考选学生二名，分送国内图

书馆学校肄业，其学宿膳费由省教育费中支拨”
“各省省立图书馆每年选出学生二名，分送国立

图书馆学校，以资训练”等［７］ 。 １９３６ 年举行的第

三次年会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议案有“呈请教育

部明令中等以上学校增设图书馆课程” “请各省

教育当局办理图书馆学暑期讲习会，训练图书馆

服务人员”，等等［７］ 。 总之，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

历次年会上，都有图书馆学教育的议题，对图书

馆学系科的设置、课程拟定、条件保障等方面，均
有涉及，足见其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支持。
２．１．３　 民国时期社会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发展

的制约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取得了可圈可点

的成就，然而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民生

凋敝，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图书馆学教育事业

的发展。 首先是战争带来的灾难，文华图专、金
陵大学先后于 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４０ 年西迁重庆、成都，
办学之艰难，可想而知。 其次是经费的紧缺。 经

济滞缓，国库空虚，政府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政

开支，一再压缩文化教育经费，用于图书馆事业

的经费更少得可怜” ［８］ 。 文华图专因为经费来源

较多，尚能维持下去，其他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办
办停停，难以为继，经费困难显然是重要原因。
第三是政府对图书馆学教育重视不够。 如前所

述，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连续四年提出议案，请
政府和教育部添设图书馆专科学校或在大学中

增设图书馆学课程，但政府并未采纳。 第四是社

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缺乏认识，导致图书馆学系科

生源不足，师资短缺［９］ 。

２．２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办学环境艰难，但
仍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献身图书馆事业的优秀

人才。 文华图专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主

力军。 文华图专存在的 ３３ 年（１９２０—１９５３）中，
培养了图书馆学、档案学本科、专科毕业生 ３５４
人，讲习班、职训班学员 ２８９ 人［１０］ 。 他们中有很

多人成为中国图书馆界的中坚力量和著名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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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学家。 据 １９３０ 年统计，该校毕业生中，有
３３ 人在图书馆任职，其中任馆长的有 ２９ 人，占
总数的 ９０％” ［１１］ 。 １９４９ 年后，文华图专的很多

毕业生又成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骨干力量。
如汪长炳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钱亚新任该馆

副馆长，李芳馥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黄元福任武

汉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坤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

长，陈宪章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顾家杰

任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等等。 此外，还有一大

批文华学人在国外图书馆界贡献卓著，如哈佛

燕京图书馆的裘开明、冯汉骥、邓衍林，哥伦比

亚大学图书馆的严文郁、汪长炳，美国国会图书

馆的李芳馥、房兆楹，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

院的桂质柏，等等。 据统计，为美国东亚图书馆

作出贡献的文华学子不少于总数的 １ ／ １０［１２］ 。
其中，杰出代表如文华首届毕业生裘开明，毕业

后服务于厦门大学，后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

长长达 ４０ 年，他所编写的《汉和图书分类法》，
被当时亚洲、美洲、大洋洲、欧洲的 ２０ 多所东亚

图书馆采用［１３］ 。
毋庸讳言，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受社

会环境的不利影响太多，发展始终受到制约，规
模不大，因而对社会的影响有限，图书馆学教育

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没有能够形成。

３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
互动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

开了新的篇章。 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

育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持续多年

的战争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到七十年代已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科学、教育、文化事业

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高等学校从 １９４９
年的 ２０５ 所发展到 １９６５ 年的 ４３４ 所，公共图书

馆从 １９４９ 年的 ５５ 所发展到 １９６５ 年的 ５７７
所［１４］ 。 然而，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上也有过失

误，甚至出现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 内乱。
所有这些，无不给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发

展带来影响。

３．１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社会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的

影响

３．１．１　 对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的影响

新中国逐步建立了政治上集中统一、经济

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管理体制，高等教育

统一由国家领导，私立的教育机构收归国有并

进行合并重组。 １９５１ 年文华图专由文化部接

管，改私立为公立，１９５３ 年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

书馆学专修科。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从文学院独立出来，学制几经变化。
１９５６ 年，经教育部批准，北大、武大两校的图书

馆学专修科均改为 ４ 年制本科，并正式成立图书

馆学系。 将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设置于两所全国

著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这一制度的变革无疑

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此后 ２０
多年，便形成了以北大、武大的图书馆学专业为

主导的图书馆学教育格局。 虽然 ５０ 年代国内还

有几所高校（如西南师范学院、中国科技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等）也设立过图书馆学专修科，但
没有多久就停办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与 ６０ 年代，国内图书馆事

业发展很快，急需大量专业人才，普通高等教育

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需求，于是各种形式的图

书馆学成人教育蓬勃兴起。 以函授教育为例，
１９５６ 年和 １９６０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武汉

大学图书馆学系先后开办了图书馆学函授专修

班，至 １９６５ 年，两校在全国 ３０ 个省市设立了函

授站，共招生 １ ２５３ 人［１５］２１４ 。 这标志着我国正规

的图书馆学业余教育制度的建立。
３．１．２　 对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１９４９ 年以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此前美

国模式的图书馆学教育做了彻底的“切割”，转
而全面学习苏联。 “苏式”高等教育的特点，最
突出的是“专才教育”，专业划分求专求细，甚至

“按产业部门、行业乃至按产品设置学院、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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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 ［１６］ ，这种教育模式造成学生知识面狭

窄，综合素质不高。 受“苏式”教育影响，我国图

书馆学教育也抛弃了通才教育的传统，转而按

学科实施专门化教育，课程划分过细，内容重

复。 “苏式”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特点是重理论

轻应用，强调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而忽略

应用知识的传授。 受其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图

书馆学教育注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梳理和讲

授，特别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结构、学
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问题条分缕析，还
引发了学界多次论战［１７］ 。

苏联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对中国最为消极的

影响，是图书馆学教育中存在过于浓重的政治

色彩和泛意识形态化。 这种教育思想与当时中

国社会已经存在的极“左”思潮结合，对图书馆

学教育为害甚烈。 它强调图书馆学教育要为阶

级斗争服务，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本；它在高校

“插红旗、拔‘白旗’”，将著名图书馆学家作为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它要求图书馆

学专业教材要“政治挂帅” “厚今薄古”，完全违

背教育自身的规律。
３．１．３　 对图书馆学教学内容的影响

教育思想决定教学内容。 ５０ 年代的中国图

书馆学教育基本上是照搬苏联图书馆学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或是直接翻译苏联的教科书作为

图书馆学教材，或是根据苏联教科书精神编写

教材、设置课程。 刘国钧曾说，“图书馆目录”在

北大图书馆学系原来开设的是分类法和编目法

两门课，但在研究了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和经

验后，他们认为应该学习苏联“以图书馆的各种

目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讲授” ［１８］ 。 这种“全

盘苏化”模式，在 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稍

有好转，但其影响仍持续多年。
１９６１ 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也开始进行调整，
包括调整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编写新的教材，如
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年期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及文

化部文化学院 ３ 个单位合作编写了《图书馆学引

论》《图书馆藏书与目录》 《目录学》 《读者工作》

等讲义。 这批教材尊重专家的意见，强调“三基”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成为新中国

成立以后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材［１９］ 。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影响

最为剧烈，破坏也最为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 １９６６—１９７１ 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

书馆学系停课和停止招生，教师被批斗并下放

农村劳动，图书馆学教育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虽然自 １９７２ 年起两校招收了 ５ 届两年制的工农

兵学员，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图书馆学教育

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３．２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

图书馆学系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约２ ０００人，
另外还有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班、吉林

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文化学院图书

馆研究班、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

修科等，培养学生 ２００ 余人，加上北大和武大举

办的函授班毕业和肄业的图书馆在职人员约有

１ ２５０余人， 合计培养人才约 ３ ５００ 人［２０］ 。 在

５０—６０ 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图书馆

专业人才十分稀缺的情况下，这批人才成为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到 ８０—９０ 年代，这
批人中相当大一部分成为图书馆界和图书馆学

教育界的领军人物。 他们有的担任省市级公共

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馆长，有的成为图书馆学

教育机构的著名教授、学者，为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

互动发展，可以看到，与民国时期相比，社会环

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图书馆学教育为社会输出

人才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民国时期。 然而从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还是

比较缓慢的。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政府接手北大和武

大两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到 １９７７ 年仍然是这

两家。 这与同一时期国家经济和科学、教育、文
化事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也滞后于同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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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
治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图书馆学教育违背专业

教育规律，既抛弃了前贤积累的图书馆学教育

的优良传统，又脱离了世界图书馆学教育的主

流发展趋势，使得到了 １９７０ 年代末我国图书馆

学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因此，认为这一

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第二个繁荣期”的观

点［２１］ 是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这一时期图书馆

学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没有形成。

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
互动

４．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图书馆学

教育的发展

１９７８ 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图书馆学教育

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

政治上，党和国家从根本上摆脱了“左”的指导

思想的束缚，倡导学术民主自由，为图书馆学教

育和研究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在经济上，全国

上下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
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民经济

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

平普遍提高。 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图书馆学教育

提供了财力物力保障，而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社会对专业人才的旺盛需求成为图书馆学教育

发展最强劲的动力。 在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

发展方面，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制定

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方针政策，这些

无疑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

环境。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一

个真正繁荣发展的黄金期。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

学教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是图书馆学教育重建和迅速

扩张的阶段。 １９７８ 年后，图书馆学教育重新走

上正轨，规模迅速扩大，多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

格局形成，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取得进展。

第二阶段（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 年），是图书馆学教育调

整和变革阶段。 图书馆学教育以机构改名为标

志，“ 向以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方向延伸和发

展” ［２２］ ，图书馆学学科与专业归属调整，人才培

养模式在变革。 第三阶段（２０００ 年以后），是图

书馆学教育创新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图书馆

学与情报学、档案学教育走向融合，学科建设取

得突破性进展，师资队伍结构明显改善，课程体

系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专业学位教育为图书情

报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４．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社会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的

影响

４．２．１　 对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影响

“文革”结束以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的根

本性转变是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当时

最响亮的时代号角。 １９７８ 年初春发生的三件大

事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

是全国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进校，中国高等教育的空前发展由此拉开序幕；
第二是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肯定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党和国家领

导人发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的号召；第三是同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一次

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各类

型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

图书馆网”。 这三件大事对新时期中国教育、科
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图书馆学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恢

复和重建的。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

业恢复招生只是这一轮发展的序幕，其后各地

兴起的图书馆学专业“办学热”，则是发展的高

潮。 自 １９７８ 年起至整个 ８０ 年代，先后有北京大

学分校图书馆学系（１９７８）、上海大学文献信息

管理系（ １９７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

（１９７９）、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７９）、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８０）、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

（１９８０）、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８０）、福建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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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８１）、四川大学图书馆学系

（１９８４）、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８４）、湘潭大学

图书馆学系 （ １９８４ ）、 河北大学图书情报系

（１９８４） 等兴办。 到 １９９０ 年，设置图书馆学系

科、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达 ５５ 所［２３］ 。 至此，长
期以来由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家支撑中国图

书馆学教育的格局被彻底打破。 除了新办教育

机构的增加，图书馆学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也

是空前的。 １９７８ 年至 ９０ 年代初，这 ５０ 多家图

书馆学教育机构共计培养本科生近 ３ 万人，专
科生近 ５ 万人，硕士研究生１ ０００余人。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年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培养的函授生超

过６ ０００人。 １９８５ 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

学专业首届招收学员达 ２ 万人［１５］２１８ 。 如此的规

模和发展速度，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图书

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同
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决

定的。
４．２．２　 对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建

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多类型、
多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 １９７８ 年以前，我
国图书馆学教育基本上只有本科学制（１９５６ 年

以前为专科） 和规模不大的函授专科教育。
１９７８ 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规范重建和

完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开始招收图书馆学

和目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１９８１ 年，教育部

批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建立图书馆学硕士学

位授权点。 至 １９９０ 年，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南
开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山大学等

学校（机构） 先后获批建立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点。 １９９０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

学和武汉大学获得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学位

授予权。 此后，南京大学、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陆续获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２０００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为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 ２００３ 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人

民大学获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至 ２０１１ 年底，

我国共有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办学点 ３０ 个，硕士

点 ５５ 个，博士点 ９ 个［１５］２２７ 。 除普通高等教育

外，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学专业的成人教育、在职

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 我国已形成一个从本

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多层次、多类

型的较为完整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决定对我国

研究生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即从单一科学

学位转向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并举，加快发展

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教育，大力培养复合型、应用

型专门人才。 ２０１１ 年，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开始

招生。 至 ２０１６ 年，全国已有 ３１ 所高校获得图书

情报专业硕士授予权［２４］ 。 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转

向对图书馆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它有利于图

书馆学研究生教育面向更宽广的信息职业，克
服图书馆学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生源学科背景单

一的局限，实现图书馆学教育与现代图书情报

职业的有效对接。
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的变革，既是图书馆学

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诸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４．２．３　 对图书馆学教育内容体系的影响

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是教育适应社会环境

变化的内在要求。 图书馆学教育顺应时代的发

展对教育内容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课程体系的变化。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分别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图
书馆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

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持讨论图书馆学

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问题，主要的

思路是核心课程在基本稳定情况下适当调整。
２００９ 年确定的核心课程为图书馆学基础、信息

资源建设、信息与知识组织、信息服务、信息检

索。 推荐的核心课程为数字图书馆、图书馆管

理、目录学、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在核心课程之

外，各教学单位普遍压缩传统课程的比重，开设

新课程，如 １９８０ 年代增设了情报科学、管理科

学、图书馆自动化、文献计量学方面的课程，１９９０

０１２



肖希明： 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ＸＩＡＯ Ｘｉ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７

年代开设了计算机、因特网、数字图书馆等现代

信息技术方面的课程。
第二是理论课程内容的变化。 如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主要是清理了

教材和教学内容中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此后

便是对经验图书馆学内容的扬弃，并逐步建立

了“以现代科学精神为基本导向的新型图书馆

学” ［２５］ ，这一过程清晰地体现在从 ８０ 年代后期

到今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中。
第三是实践教学的变化。 注重对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是图书馆学教育的传统，但实践教

学的内容和形式也要应时而变。 近 ２０ 年来，各
教学单位都设置了实验课程，建设了实验教学

系统，集成了虚拟图书馆、网络课堂、开放实验

室、文献资源管理、多媒体教学等模块，学生通

过实习可了解真实的图书馆业务工作环境，有
助于学生毕业后快速适应图书馆实际工作。
４．２．４　 对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走向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

了巨大变化，而对图书馆学教育走向影响最直

接的，一是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社会信息

化的快速发展。 前者带来的影响是学生毕业后

不再由国家分配而是自主择业。 当图书馆职业

还没能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时候，图书馆学

专业自然很难成为考生优先选择的报考专业，
因而图书馆学专业出现了招生困难。 后者则要

求图书馆学教育改变人才培养模式，融入社会

信息化的潮流。 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使图书馆

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为应对这一挑战，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在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两次兴起“改名潮”。 第一次纷

纷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图书情报学系” “文献情报科学系”，等等。 此

次改名与国际上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一体化发展

的方向是一致的，有利于专业的融合发展。 第

二次改名是将“图书情报学院（系）”改名为“信

息管理学院（系）”。 这次改名推动了图书馆学

教育向信息管理教育的转型，在一定意义上更

适应社会各类信息职业对人才的需求。 然而，

此次“改名潮”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不少图书情报教育机构的改名实际上是随大流

的行为，而不是自身改革的内在需求。 因此，改
名后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与“信息管理”并不

配套，“信息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难以

理顺。 同时，改名也引起业内人士对图书馆与

图书馆学话语权丧失、进而被边缘化的担忧［２６］ 。

４．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是前所

未有的，而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也是空

前巨大的。 ３０ 多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为

社会培养了多少人才，以笔者之力是无法准确

统计出来了。 但人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今日中

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各类高校图书馆和科学与

专业图书馆中，已经有了那么多图书馆学专业

毕业的馆长、副馆长，有了数以万计的图书馆学

专业背景的业务骨干。 在今日，中国的图书馆

学研究和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大都是这 ３０ 多

年来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优秀人才。 特别值得

指出的是，由于近些年来图书馆学教育致力于

面向更为宽广的信息职业培养人才，而新的信

息环境也为图书馆学教育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

间，因此，近些年来图书馆学教育也为政府部

门、企事业单位、银行、商务机构、互联网公司、
信息安全等领域输送了大量新型信息服务人

才，并且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
与 １９７８ 年前的图书馆学教育不同的是，当

今的图书馆学教育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
也在生产并向社会输出专门知识。 如信息组织

知识，正广泛应用于对网络信息的组织和描述；
信息检索知识，正成为广大社会公众获取信息

的得力工具；信息服务的理论与方法，早已突破

图书馆的范畴，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 正因为

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图书馆学教育也越来

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５　 对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的历史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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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和制约，而图书馆学教育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

着社会的发展。 两者实现良性互动，社会才能

和谐发展。 笔者认为，这种良性互动需要实现

以下几个统一。

５．１　 图书馆学教育的依存性与独立性的统一

毫无疑问，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是有依存

性的，它依赖社会各子系统给它提供发展的条

件，同时它也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然而，
图书馆学教育作为一项传播专门知识、培育专

业人才的事业，它也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

符合这种规律的运行机制，这就是图书馆学教

育的独立性。 图书馆学教育的依存性与独立性

是相互依存的。 依存性决定了它需要从社会获

得发展的资源，与社会交流信息并不断调整发

展目标。 独立性则是图书馆学教育存在的合法

性的基础［２７］ 。 两者辩证统一，共存共生。 讨论

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图书馆学教育应该

认识到只有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并据

以调整自身的目标，才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之道。 但是，这种“适应”并不是盲目迎合。 前

几年，有些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为了摆脱困境，大
幅度调整课程设置，社会上什么职业、行业热

门、时髦，就开设什么课程，于是，金融学、国际

贸易学、会计学、广告学等都进入了图书馆学专

业的课程，而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信息

组织、信息描述等，却被边缘化了。 其结果是，
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没有掌握图书馆学的核心

知识，而所谓“其他学科的知识”，只学会了几个

名词术语，根本派不上用场。 这就是对图书馆

学教育的依存性和独立性的认识产生偏差，这
样做既不能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也有损于

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５．２　 图书馆学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

统一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理性区分

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以追求

功利为目的，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

实现目的的行动。 后来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等

人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思想，用“工具理性”指

称一种科学技术至上的观念［２８］ 。 价值理性是指

人们把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用于追求终极的

价值目标。 价值理性不回避功利目的，也不反

对满足人的当下需要，但它更关注人的长远需

要，关注如何使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
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工具理性主要表现为

过分追求教育的功利性，认为教育纯粹就是学

生当下求职谋生的手段，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

学内容设计中就是技术至上和技术崇拜，图书

馆学专业课程、理论课程被边缘化，计算机课程

成为核心课程。 价值理性则认为图书馆学教育

也要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和长远需要，关注如何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体现在课程

设置和教学内容设计中就是强调宽口径、厚基

础，既要学会技术，也要掌握理论，更要懂得如

何在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各种技术工具为人类服

务［２９］ 。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与教育的依存性和

独立性也是相关联的。 图书馆教育的依存性比

较容易导致工具理性，独立性又使图书馆学教

育努力保持价值理性的主导地位。 因此，图书

馆学教育要致力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

统一与和谐。 在图书馆学教育中要做到技术教

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理论基础教育与应用知识

教育并重，培养的人才既要熟练掌握图书馆现

代技术与方法，更要深刻理解图书馆的核心价

值。 这种全面发展的人才，才能适应社会长远

发展的需要。

５．３　 图书馆学教育“变”与“不变”的统一

面对汹涌澎湃的社会信息化浪潮，图书馆

学教育的“变”是大势所趋，“不变” 或“不及时

变”的后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芝
加哥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等老牌、名牌图书情报

教育机构“关门歇业”的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得美国若干著名的图书馆

学情报学（ ＬＩＳ） 教育机构，于 ２１ 世纪初发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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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合所有与“信息”有关的学科教育为目的的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动”。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致力于探索信息、技
术与人三者的交互作用，强调运用信息和信息

技术为人与社会服务，并在这样的理念下整合

学科，使得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院校既区别于传统的图书情

报学院，又区别于以技术为导向的计算机、信息

工程等学院，从而为 ＬＩＳ 提供了一套独特的学科

体系和教育体系，也为 ＬＩＳ 教育在新的信息环境

下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很快引起了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

界的关注，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的理念也很快为国内所接

受，并借鉴国外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的经验，对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动的目的是试图融合传统的图

书馆学、信息科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计算机

科学、通讯技术等有关信息的各种学科，找出这

些学科的共同特点，从而将这些学科整合成一

个大学科群［３０］ 。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动的初衷并不是“去

图书馆化”。 然而，考察国内外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几年的

运行，可以看到，它在机构名称、课程设置、学术

研究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去图书馆化”的倾

向［３１］ 。 其实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的特色和优势，就在于它

不仅重视信息和技术，更重视信息领域研究中

“人”的因素，融合了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和价

值理性。 如果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淡化“图书馆”的色彩，那
么它的特色和优势将不复存在。 因此，图书馆

学教育在汇入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动，融入信息学科群的

时候，也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变的

是确已陈旧过时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学

内容，不变的是图书馆学长期总结和积累的对

知识信息收集、组织、存储、查询、传播和提供利

用的核心理论与方法，以及世代传承的图书馆

学教育的人文传统。 只有这样，历经百年的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才能在跨入第二个百年的时

候，依然生机勃勃，活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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